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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
太康，永远的歌台流响（组诗）

周朝

勒马太康
《史记·夏本纪》：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

被铭刻于大地的 岂止是你的名字

还有你的洒脱 以及四千余年的城池与

山水

说什么君临天下 说什么莫非王土

皇冠权杖 钟鸣鼎食 楼榭朝歌

都抵不过心中奔跑的箭镞 勒马的雄姿

将庙堂放置在三月之外 你一骑绝尘的

背影

讽喻觊觎的烽火 和勾心斗角的斧钺剑戟

宽阔原野上正春暖花开 万物生长

遍布麋鹿的森林写意出男人的弓弦与

翅膀

你不是从向晚的余晖中归来

而是从太阳初升的旋律中出发

好男儿志在四方 不为世袭的宫帷所动

与其重复归途 不如打开长远的襟袍

十步之泽必有香草 戈地一马平川

夏天来了 历史深处最后的那一场雪已

经消融

青铜酒樽的边缘 跃动举世无双的光芒

携一众父老逐鹿新拓的疆土

借最初的星象和月光 建造一座城

抑或开辟一片丰美水草

让子嗣繁衍成群 让五谷生长

让大地托起树叶 让“裔不谋夏 夷不乱华”

五子台
《尚书·五子之歌》：一人三失，怨岂在明，

不见是图。

有些忧伤从不曾走远 就像周而复始的

秋雨

在村前 将一场寒凉凝固成迷失的高台

翘首以待的爱情斑驳不堪 但依然掷地

有声

《尚书·五子之歌》云 呜乎曷归 予怀之悲

车马之喧太匆促 不过是转瞬即逝的烟花

呼唤 以及守望 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

哪里还有什么“有典有则 贻厥子孙”
你们努力擦亮的哀歌 在书页里寂寞了

四千年

恪守初心的五子王村不离不弃

匍匐于低矮的民间 诠释本固邦宁的光泽

通往传说的林间密不疏风 沉浮潮起潮

落的人影

最动听的莫过于幽鸣之音 尽管史记愈

发虚空

我照例在朝向歌台流响的路上

执意打开尘埃 让手足间升起隔世的温暖

文庙
《太康赋》：文庙巍巍，溢彩而流光。

可恨兵燹 无视一街廊腰缦回和高啄檐牙

以刀光剑影消弭琅琅书声

最初的汉宫秋月 以及唐诗宋词明清烟雨

在偌大的书案上跋涉 走一程 是一程

黉学巷自古名与身重 从棂星门出发

至泮池 至大成殿 至崇圣祠 至立体龙雕

不为文以载道的庞大基因挥动张扬的

羽毛

也不为独自的底细闪烁光泽

孔子曰 在陋巷 人不堪其忧

被照亮的词语和诵咏 隐喻春天打开的

花朵

对于一个高于人间的世界

不要仅限于铭文 倾慕 或者赞美

还要千淘万漉 在阳夏大地上植入它的

质感

还要趁着惊蛰的节令 涉涡水 经扶乐城

沿谢安大道 径向山高水长的深处

甚至 用心和它站在一起 成为绝无仅有

的风景

谒太康陵
《夏太康碑》： 夫太康县东南有夏太康少

康二陵。

没有悠长的神道 没有墓阙 陵台 石雕

庙宇

也没有昂首歌咏的碑林

在阡陌和世事之外 在被王陵村守护的

一隅

以帝王之身稀缺的内敛与平静 长眠于

民间

此起彼伏的烟火续写的年轮 闪动迷离

之光

一些文字已经斑驳 在风化的泥土的表面

尽力打开一个朝代种下的葳蕤与峥嵘

那是你不计其数的影子 不转身 也不走远

纵然归隐于历史的缝隙 或者菲薄书页

寂寥如块垒 甚至 零落为尘埃

但王者之风一如既往 在碑刻的横竖间

力道十足

你要守着你的国 你的民情 以及泥封的

史记

为一方水土许下阳光 笑容 和福祉

还要叮嘱一古城 四千年行不更名坐不

改姓

谢安大道
《晋书》：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风，道誉泮溢。

不仅限于我 这是很多人的故乡 在初夏

我执意出走 沿由东向西的宽阔的路途

寻找一场叙事的底细 以及一个家族的

释义

风自东山来 打开一个庙堂的胸襟

打开民事 国器 打开鼓角争鸣

取道人心与谋略 刀戟声共丝竹沙哑

在晋王朝开阔之地写下一个沉甸甸的战例

大道至简 但大道不孤 绿荫遍地 行云流水

午后阳光的帆影涨满天空

有人悄然走过 有人重新开始

为了深藏的敬意 留恋 转身 让风吹着

据说 将军的谱系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那

些年

你饱读诗书 “少振玄风 道誉泮溢”
至今 像一尊巨大的阴文碑刻

为一千七百年后的故乡 做引路人

与其交谈 或者与其同行 都不是容易的

事儿

毕竟 方向从来就没有源头 虽然似曾相识

仿佛别无选择 只能成为朗读者

历经一个夏季 又一个夏季 或者更远

即便是异乡人 在初遇之地 也不要问路

顺着名字 直行 就会抵达内心的景深

吴广塔
《资治通鉴》：阳城人陈胜、阳夏人吴广起

兵于蕲。

我以为秦时明月离我很近 照耀我的茅

椽蓬牖

像照耀书简上篆刻的诗句一样光亮

或者仅仅是一个注视 迟疑 慵懒 不屑

哪怕转瞬即逝 虚妄得像内心深处风的

影子

我也注定不会被往春天的路上带

路边开着消瘦的花朵 有我熟悉的卑微

的美感

我也注定遇上与家乡一样的大泽乡

没有日出日落 只有一场徭役 无休无止

不期而遇的那个雨季太深暗 太匪夷所

思

我成为一条泅渡的鱼 在庞大的夜色里

挣扎的目光像我的骨刺一样尖锐

其实 我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锋利

我不过斩木为兵 或者举一把锈迹斑斑

的铁锄

即使杀伐在刀尖上 趁着烽火的间隙

我依然会想起绳床瓦灶 想起爹娘

我没有欲望 作为疏离于庙堂的子民

我仅存的奢侈与怀想都来自低矮的家乡

多年以后 你注定会想起我 也注定会钩

沉往事

你注定沿滂沱的雨声 经最后一滴血的

引渡

若是趁着夕阳 余晖会格外艳丽

但你要忍住路途 忍住经年的尘埃与民

间

因为 我身体里迸涌的灯火已将我投射

很远

惟留一座六角砖塔 诗人说 那是我直立

的魂魄

太康道情
《武林旧事》：后苑小厮儿三十人，打息气

唱道情。

我听见木铎的声音 辗转于简朴的巷口

柴门打开 褴褛衣衫的缝隙滑落风俗和

民谣

有关菽稷的 徭役的 祭祀的 家长里短的

仲春三月奔者不禁 蹑足的爱情在桃花

深处闪烁光彩

那时候采诗官若隐若现 没有流水 大过

滚白

也没有三弦 唢呐 横笛 生旦净丑也没有

只有通俗的唱词和走马的身影

一场乐歌在春秋时代的道场长出年轮

余音经久不息 含有渔鼓和莺柳的味道

如今春天过于浩荡 不顾一切的绿色和

赞美

以珍稀的舞台播下剧情的种子

像安抚万物的风的翅膀 抑或雨后的潮

汐

从乡土到城郭到无限山河 “凡有井水处
皆能歌柳词”

失传的曲牌已不足够 《锁落枝 》《老桃
红》

再不能承负唱做念打的声腔节奏

惟有在音阶的原乡 分蘖出遍地的勾栏

瓦舍

一招一式 都是金玉良缘 都是才子佳人

场景变换 大幕再启 千呼万唤的万紫千红

你们有一个绝无仅有的名字 叫作太康

道情

陶母岗遗址
《全唐文》：生人臣则若陶母，方降大贤。

即使很遥远 隔着四千年的路途

人们在丢失了你的乳名之后 也从未停

止寻找

沿文字的脉络溯源而上 至周 至商 至夏

经罐 鬲 瓮 鼎 抵达斑驳陶纹

在片言只语中训诂你最初的容颜和身影

作为龙山文化的遗存 不以名为名

只是凝沙为岗 将一隅黄土兀自归隐

时间长满齿叶 卜骨脱落 青铜器苍老

过于矜持的小村在光泽中独自淡泊

一段史记自田埂蜿蜒而出 拾掇旧迹和

传说

因为一位母亲的照拂 你有了新的口碑

被唤醒的泥土打开慈诲的果实

顺流而下的名字 端庄 安静 成为普世之词

草木低眉 阳光清澈到能听见千叮万嘱

的声音

朝圣者俯身尘埃 举出力不从心的花冠

季节依旧是一场空欢 通俗易懂的典故

也是

蚌壳 石斧 兽印 结绳记事 白发秋草

没有一页明晰的字符作为辨识的指引

只有寂寞深处守序的年轮才能见证

这山河的插图 这萧瑟之地隆起的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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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光影过大年
雷从俊

当我学着老兵的样子， 顺着大
年初一的晨光在雪地里卧倒， 战友
们瞬间行动， 七手八脚把周围的雪
扬到我身上。 深绿的作训服、洁白的
雪花、橘红的阳光交织在一起，那色
调显得清冷而又温暖。 “朴记者”端
着相机， 一边调整角度一边赞叹 ：
“对，对，这才有林海雪原的感觉！ ”
随着快门“咔嚓”一声响，新年的第
一张照片， 也是我军旅生涯第一张
军装照，就这样定格了。

两天后的下午， 在我和战友们
焦急的等待中，“朴记者”来了。 他提
着一堆大大小小的做了标记的袋

子， 把冲洗好的照片一摞摞一袋袋
分发给大家。 战友们围在他身边，像
一群饥饿难耐的小鸡面对食物，有
的眼巴巴地张望着，有的帮着分发。
拿到照片的战友或三五成群谈论，
或躲在操场一角仔细欣赏， 还有的
兴奋地跑回宿舍写信去了。 第二天，

这些照片就被战友们装到一个个信

封里，寄向全国各地，飞到日夜思念
的亲人身边。

我的照片飞到豫东农村老家 ，
先是爸爸、妈妈和弟弟、妹妹看了一
遍又一遍，接着又被带到姥姥身边。
弟弟来信说，自从我当兵离家，姥姥
逢人就念叨我。 姥姥端详着照片，原
本微笑的脸上突然密布阴云：“大过
年哩，孩子趴在雪地里多冷啊！ ”说
着还抹起了眼泪。 弟弟一遍遍解释
说：“为了照相好看，就趴一会儿，身
上的雪也是故意弄上去的。 ”姥姥这
才转忧为喜，说一个多月不见，我壮
实多了， 说我穿上军装给国家把大
门真是“济事”了，还让弟弟转告我
“多往家里寄几张照片”。

当时，相机绝对是奢侈品，我们
部队也只有宣传干事那里有部相

机，就是天天给大家照也忙不过来。
春节期间，战友们除了贴春联、包饺
子、 搞联欢之外， 照相绝对是 “刚
需”。 谁不想在新年之际留下自己青
春的模样？ 谁不想给亲人朋友寄去
自己阳刚帅气的照片呢？ 连长、指导
员了解大家的心思， 征得部队领导
同意，联系了驻地照相馆上门服务。
摄影师姓朴，身着绿棉袄、挎着旧相
机，不苟言笑地跟大家唠家常，干脆
利索地教大家摆姿势。 老兵先打样，
新兵跟着上，他依次为大家“咔嚓”，
真有点摄影记者的“范儿”。 一上午
工夫，全连百十号人被他“咔嚓”个
遍。 不知什么时候，老兵新兵都称他
“朴记者”。 “朴记者”凭着一部相机
获得了走进军营的“特权”，也走进
了战友们关于春节的记忆。

转年春节， 我们这批新兵入伍
一年了。 一年兵，渐褪青涩，尚未成
熟，对过大年依然热衷，对照相依然
热爱。 战友们建议连队，春节期间还
请“朴记者”为大家拍照，得到的回
复是，他早被几个连队“预订”，春节
期间的“黄金档”已经排满。 就在大
家一筹莫展之时， 班长收到了女友

寄来的包裹，打开一看，居然是一部
“傻瓜”相机。 遇到了“救命恩机”，大
家马上把 “朴记者” 抛到了九霄云
外， 转而围着班长探讨起相机的使
用方法，以及购买胶卷、冲洗照片等
话题。 那时，尚没有“众筹”一说，但
我们的确都是众筹的先行者，几块、
十几块的津贴凑到一起， 春节照相
的经费问题就解决了。

班长的女友刚刚寄来相机 ，一
个老兵的女友出差路过驻地顺道探

亲，而且正赶在大年初一。 那个春节
的军营， 因为一远一近两个女孩而
变得格外温馨。 连队协调招待所为
远道而来的“准军嫂”安排住处，还
邀请她观摩连队的拔河比赛。 班长
举着“傻瓜”相机，跑前跑后为大家
照相， 一会儿抓拍比赛双方拼力一
搏的强悍， 一会儿抓拍观众尖叫呐
喊的激情。 班长早已忘了 “省点胶
卷”的口头禅，拿着相机接二连三地
按下快门， 留下军营过大年最为动
人的风景。

春节过后， 我们的照片冲洗出
来。 原本高不可攀的光与影的艺术，
由于一部“傻瓜”相机的到来，变得
轻松易得。 照片上，一张张脸庞时而
快乐、时而感动、时而庄严、时而幸
福，让这个春节变得丰富而深沉。

连队有了相机， 照相成了不只
是春节才有的活动。 平时训练、演习
和日常生活中， 班长会随时拿出相
机，为大家抓拍珍贵的瞬间。 但不知
为什么，我有时会莫名地怀念“朴记
者”，不仅是因为他的大相机更能拍
出层次分明、色调鲜亮的画面效果，
更因为似乎只有彼时的那种拍摄，
才显得更郑重、更有仪式感。

没想到的是， 不久后我居然成
了“朴记者”的同行。 由于政治机关
人员变动和工作需要， 须从连队战
士中选一名业余报道员， 我凭着入
伍前发表的新闻稿件， 幸运地被选
调过去。 说是报道员，实际上既写新
闻， 也放电影， 开会时兼为会议拍

照，训练演习时要为部队录像。 我从
不会到会， 很快手里的家什都能鼓
捣几下。

当“兵记者 ”的日子里 ，我为战
友们拍了不少照片， 也多次参加老
兵退伍、新兵下连等活动的拍摄。 春
节期间，我的“档期”也排得满满的。
虽然忙得脚打后脑勺， 但想到自己
当初照相的不易， 看看战友们拿到
照片时会心的笑容，也乐此不疲。 更
令人兴奋的是， 大年初二我还接到
了老连队的邀请。 指导员在电话中
说：“下午咱连要到火车站附近搞个
义务劳动，‘兵记者’ 去给大家拍点
照片吧。 ”我当即愉快地答应了。

火车站一带人流不断， 年味很
浓，当然环境也着实需要保护。 战友
们手持铁锹， 一点点铲除路面上的
坚冰残雪， 用扫帚把道边的污泥浊
水一点点扫净。 乡亲们路过，为大家
竖起大拇指。 劳动中，有的战友军装
被弄湿了， 有的战友脸上被甩上了
泥点子，我时而照相时而录像，一个
个熟悉的脸庞、 一个个热火朝天的
劳动场面都成了我的“作品”。 忙碌
间隙 ，我 “采访 ”带队的指导员 ，我
问：“咱连这次义务劳动， 春节活动
计划上没有吧？ ”指导员一边指挥劳
动， 一边意味深长地说：“地方的同
志讲‘不能把冰留给兵’，就怕大过
年的给咱们添麻烦。 可咱们不是常
说吗，‘把驻地当故乡， 视群众如亲
人’，过年了为亲人做点事就不讲有
没有计划啦，有时间就干！ ”

在战友们热火朝天的劳动中 ，
大年初二的太阳渐渐落下， 火车站
一带又呈现出清新、亮丽、祥和的面
貌。 快要集合时，几个与我相熟的战
友跑过来， 有的让我帮着多洗几张
照片，有的要看录像机里“活”的自
己， 还有的说有时间要跟我学照相
录像。 看着那些真诚的笑脸， 我觉
得， 他们多像当初在雪地里卧倒的
我， 期盼用青春的光影留下军营过
大年的瞬间，留下珍贵的军旅记忆。

报缘
刘长征

参加工作后， 我接触到的第一
份报纸就是《周口日报》，在报纸上
能看新闻、赏图片，从中学到不少知
识，真是“一报在手知天下”。 时间长
了，心中难免会起波澜，幻想着有朝
一日自己也能在报纸上发表作品。

有目标就有动力， 于是我开始
写作，不断向《周口日报》投稿。 功夫
不负有心人，1999 年 5 月 5 日 ，《周
口日报》刊发了我的第一篇稿件《老
冢镇春季综治扎实有效》。 当时，我
激动得欣喜若狂、手舞足蹈，恨不能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在报纸上发

表了稿件。 随后，我又在《周口日报》
上发表了一些栏目稿件， 和时任编
辑程鹏经常电话沟通、交流。

在编辑的指导下， 我的写作水
平逐渐提高，发稿数量增多。 2008 年
和 2010 年，我两次在周口日报社召
开的表彰会上发言， 畅谈个人写作
心得。

报社的一位领导曾经说， 能写
也能拍才是真正的通讯员。 于是，我
自费买了一部相机， 这样投稿就可
以做到图文并茂了。 1999 年 9 月，太
康县老冢镇宣传一批遵纪守法 、尊
老爱幼、勤劳致富的典型，我就想以
图片的形式把此事宣传出去。 我怕
拍摄效果不理想， 用了三十几张胶
片。 我到周口日报社找到美编室的
王映、孙安平编辑，她们选了几幅照
片留下，对我说：“你拍得太多了，有
点浪费，以后要注意选取拍摄角度，
尽量拍出精品……”那天，她们给我
讲了一些新闻摄影知识和技巧 ，让
我这个门外汉汲取了很多 “营养”。

从那以后， 我本着经济、 节约的原
则，要求自己精准拍摄。 就这样，我
的一幅幅新闻图片在《周口日报》上
发表了。 在 2001 年 3 月周口日报社
的年度表彰会上，我被评为 2000 年
度优秀新闻摄影通讯员。 时任美编
室主任的田维国在表彰会上对我们

这些获奖的通讯员说：“奖励给大家
啥，我们费尽了心思，最后决定给每
人发一个摄影包。 这批摄影包今天
早上才到周口，还冒着热气嘞……”

前段时间妻子收拾房间， 发现
柜顶放着一件东西，满是灰尘，准备
拿去扔掉。 我忙制止，说：“这是周口
日报社奖给我的摄影包， 你没看我
用报纸包得严严实实的吗？ 虽说表
面有尘土，打开可是崭新如初。 ”“现
在还用得着摄影包吗？ ”妻子有点疑
惑。 “就是因为它太珍贵了，我一直
没舍得用。 你不知道，当时有人愿意
出 200 块钱买这个摄影包， 我都没
舍得卖。 ”我自豪地向妻子炫耀。

学无止境。 我在写新闻稿件和
拍图片的同时，又尝试着写文学稿，
并多次在《周口日报》发表。 2005 年，
我还被周口市作协吸收为会员了

呢！ 2023 年 3 月，“学习强国”周口学
习平台开展“向上生长的力量”主题
征文活动，我的文章《荷花盛开别样
红》荣获一等奖。

时间如白驹过隙， 从 1995 年 3
月我与 《周口日报 》相识 、1999 年 5
月我的第一篇稿件在《周口日报》上
发表 ， 到现在近 30 年时光转瞬即
逝， 与周口报人打交道的点点滴滴
犹在昨日，令人难忘。

随 笔


